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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笔者发现博大精深的汉语里存在一个有趣的现象：
“择”、“扎”等数十个汉字均“身兼两职”，既可念平舌音，
又可念翘舌音，从而成为一类特殊的多音字。

有些人认为“似”、“择”、“噌”、“侧”等汉字都是纯
粹的平舌音，盖因他们非常熟稔“似（s?）乎”、“选择
（z?）”、“噌（c?ng）的一声”这些表达法。殊不知，在助词
“似的”中，“似”须念翘舌音 shì。同样，“择”在“择菜”、
“择席”、“择不开”等特定词语中须念翘舌音 zhái。多数
北方人对在什么场景中用翘舌音去读“似”和“择”一清

二楚。“色”（sè）亦非单一的平舌音，它在
“掉色”、“色酒”、“色子”（骰子）等语境中须
念翘舌音 shǎi。 至于印象中的平声字“噌”
（c?ng）和“侧”（cè/另一平舌音是 zè），它们可
分别念翘舌音 ch?ng和 zhāi。

有些同胞以为“琢”、“赚”、“吱”等都
是清一色的翘舌音。若持有这种看法，则
大谬不然矣。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当数
“扎”了。不少人以为“扎”除了在“挣扎”等
词语中念 zhá之外，在其他场合均统一读
成 zhā，以至于别人用平舌音 zā来念“篱
笆扎得紧，野狗钻不进”的“扎”时还误以
为对方普通话不标准呢。“扎”有“刺

（痛）”、“钻（进）”、“驻扎”等多重含义。不过，当此字表示
“捆；束”的动作或用作量词表示捆起来的东西时，必须
念平舌音 zā，如“包扎”、“扎辫子”、“一扎线”等。据此，长
征组歌《过雪山草地》的歌词“红军都是钢铁汉……草毯
泥毡扎营盘”中的“扎”应按翘舌音 zhā来唱，而电影、
歌剧、芭蕾舞剧《白毛女》之插曲《北风吹》的歌词“人家
的闺女有花戴，我爹钱少不能买，扯上了二尺红头绳，给
我扎起来……”里的“扎”则须按平舌音 zā来唱。倘有疏
忽，纵然是歌手和歌星，也会把《北风吹》里的“扎”错唱
成翘舌音 zhā。时常以翘舌音示人的“吱”（zhī象声词，多
形容小动物的叫声）、“赚”（zhu?n）、“拆”（chāi）也有读平
舌音的时候，如“他不吱（zī）声”、“你赚[zu?n?（人）]我白
跑了一趟”、沪语“拆（cā）烂污”。
还有一部分字也不是永远都念翘舌音。很多南方

人以为“琢磨”的“琢”一直
念翘舌音 zhuó，但这得视
情况而定。您欲表达“雕刻
和打磨（玉石）”或“加工使
文章等精美”，宜念翘舌音
“琢磨”（zhuómó）；您若表
达“思索；考虑”，则须发平
舌音“琢磨”（zuómo，此时
“磨”为轻声）。同理，“食”
（shí）并非辄念翘舌音，它
还可念作 yì和平舌音 sì。
在“丰衣足食”中，“食”固
然念翘舌音，但在另两条
成语“箪食壶浆”和“箪食
瓢饮”中，它则应念平舌
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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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南的秋日，最令人流连忘返的风
景是丰收在望的田野。
每年稻谷要熟了的时候我总喜欢去

乡村走走，逗留在一望无际的稻浪中，感
受秋风送来的一阵阵稻香，眺望蓝天白
云下悠闲的村落，一路走来，一路风光，陶然自得间忽
然想起宋人的那句“一路稻花谁是主”，顿时觉得眼前
这片年年走过的稻田又新鲜起来……
“一路稻花谁是主？红蜻蛉伴绿螳螂。”这是一幅

诗人笔下秋日乡村美丽的风情画，新鲜、活泼、独到，妙
不可言。风光无主，诗人也并非在寻问谁是主，但这一
问，神来之笔，成了千古名句。
古人无意问，今人多遐思。生长在乡村，忙碌在田

野，期望每年稻谷丰收的我，闲了下来，古人是“等闲识
得东风面”，我却还是在这忙乎了大半辈子的土地上遐
想、沉思那句“一路稻花谁是主？”。
这一路稻花，千百年来年年在这片土地上飘香，有

人陶醉，写进诗里画里；有人纷争，大动干戈策马征战；
有人默默耕耘，期待丰衣足食。土地、稻谷、农夫，造物
主在这里留下生生不息、绚丽多彩的风
景，也在苍茫大地上留着重重叠叠之问。

司马迁在史记中说，这里（江南）土
地肥沃，物产丰富，不用买卖就能自足，
没有饥饿的忧患。这里的人们不愿远行，
耕读传家，踏在家乡的土地上睡觉也踏
实。这片祖宗开垦的土地，也历经沧桑，
兄弟多相争，强盗欲掠夺，刀光剑影为争
主，都成匆匆过客。高天厚土依旧，春华
秋实，五谷丰登，六畜兴旺，土地如父似
母，默默无闻地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人。
江南好，最具魅力的不是湖光山色、

苏杭园林，是涌动在江南大地上金灿灿
的稻浪，是千家万户餐桌上又香又甜热腾腾的白米饭，
给江南带来富庶，给人们带来吉祥。在这土地上耕作，
养活自己也养活别人的人叫农夫，千百年来世世代代
耕耘着土地，守望着稻田，与土地相依为命，也是和土
地最有感情的人。地不择人只认勤，不管你是主还是
仆，你给我勤劳，我给你丰收。这是土地的无私和公正。
农夫这个世界上最勤劳朴实的人，总被世俗看作是弱
者，因为他们善良，因为他们安分守己，因为他们敬畏
天地。好在土地袒护着这群勤劳诚实的人，他们也心甘
情愿甚至是死心塌地地甘当这温顺憨厚土地的仆人。
有了土地，便有了农夫；有了勤劳，便有了财富。
土地、稻谷、农夫，就像阳光，就像空气，普通、平凡

却又伟大、神奇，使生命繁衍，使世界丰富。天下攘攘，
众人熙熙，可曾惦记这般恩泽？
在起伏不断的思潮中不知不觉已走近村边。
夕阳西下，落辉满村，晚风徐来，炊烟袅袅，老人宅前

灌园，白鹭田野低徊……蓦然间，我有往事越千年之感。
若问一路稻花谁是主，试看这片风景谁画得。

七夕会

雅 玩

边走边拍
李 珏

    去年，花了整整一年的时
间在思考：退休在即，我的“后
职场生活”该是怎样的日常？想
练字静心，但四十年没有握过
毛笔的手指，会否忐忑？也想与
书为伴，却担忧整日闷在小小
的书房，心里偶尔会否长草？又
或三五知己搞个烘焙习作工
坊，想想也很难坚持……

那天午后，按照惯常，绕着
上海体育场健走，忽然豁然开
了窍———行走，看风景，拍照，
岂不是一举三得的美事？这两
年，邬达克热度不减，其中有名
气的几十幢建筑，挨个儿走一
遍也是不错的主意。于是，退休
后的第一周便正式开启了我的
“一个人的行走”。

行走，不是随心所欲、无目
地散漫地走，按照“处女座”的
个性，非得隆重地搞出许多物
事，比如：首先要确定每次行走
的主题，邬达克建筑、衡复文化
风貌区、陕西北路名人旧居、愚
园路老房子，都是可以慢慢走、
细细品的；再则，要设计行走线
路，交通工具须得是便利、低
碳，然后就是靠双脚狠狠刷步
了；其三，事先做足功课，了解
该地区的人文历史背景，不至
于到了目的地还雾里看花地懵
懂着，辜负了大好的景致。

每次行走完毕，到家时已
是十分疲累，但回家作业必须
完成！趁着记忆鲜活，记录下此
番行走的小小心得，再附上美
照，洋洋洒洒上千字，顺手发个
微信朋友圈，这个，对自己是个

记录，对朋友则是喜悦的分
享。

因为疫情，年后的两个月
都窝在家里，舞文弄墨作“文人
状”。待到五月，儿子回来过暑
假，说日子单调，干脆跟着你出
去走走吧。这个正中下怀，遂重

新恢复每周一次的行走，只是
将“一个人的行走”，瞬时演变
成了“携子同行”而已。那个土
生土长的 90 后，本是个“两耳
不闻窗外事”的书虫，第一次走
进百年前的上海，一遍遍地触
摸着斑驳的石墙、一趟趟地追
随着先贤的脚印，方觉这个城

市既熟悉又陌生，时而惊奇，时
而感慨，时而沉浸，时而盎然。

与 90后的行走“约会”，从
每周一次，自然而然地增长为
两次、三次，而行走的目的地，
也开始有了变化，不再拘泥于
历史踪迹，而更多地着眼于本
埠新的地标、新的崛起。上海的
黄浦江滨江岸线已经贯通，杨
浦的沉稳、黄浦的绚烂、徐汇的
清朗，都是各有看点。从复兴岛
至徐浦大桥，整个滨江岸线，我
们用了五次才全部走完，沿着
滨江行走，是一件很惬意、很享
受的事，心境亦会如江水般明
朗起来。

因为爱发微信朋友圈，所
以我行走的事，也引发了越来
越多朋友的关注。初夏时，小半
年没有聚会的各位亲，都快憋

出“相思病”了，忽一日，微信群
A有人提议，说室内聚餐忌讳
多多，何不跟着李老师一起出
去行走呢，于是呼啦啦全体响
应，成就了吴淞炮台公园野餐
及健走之行。第一次呼朋唤友
行走收获满满，而此后的发展
更是迅雷不及掩耳，微信群 B、
C、D、E，纷纷开始行动起来，组
团去佘山的、去青浦的都有，更
是创意无极限地想出了一个个
有趣的行走方案，开始了一场市
内、郊外的短程“说走就走的旅
行”，我的微信朋友圈，顿时活
色生香了起来，恍若隔着屏
幕都能闻到金桂的馥郁香气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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荔波蒙纱雾
叶 辛

    青年时代当知
青，在贵州山乡的村
寨上，除了跟着老乡
观天听雨声，闲下来，
我做得最多的，就是
看雾岚变幻无穷的形态。
“天无三日晴”的贵州山

地，雨多是出了名的。可我总
是把“多雾”放在雨之前，可
见雾给我的印象之深。
“蒙纱雾”的说法，主要

流传于贵州和广西交界之
间的黔贵少数民族地方。从
第一次听到这个词，我就
由衷感觉到它的逼真形
象。不必刻意渲染，就能想
象得出蒙纱雾的生动性。
荔波蒙纱雾，则更有

它的特征和奇幻之处。我
有两次进入茂兰喀斯特原
始森林走向黎明关的经
历。其中的一次，就是在细
雨中穿行，踩着擦了油一
般的古驿道斑驳的石头，
慢慢前行而去的。
出发的时候，天阴着，

没说有雨；走出一截路之
后，荔波陪同的伙伴警觉
地说了一句：起雾了。
我懂得，这个时候起

雾，就是告诉我，马上会有
毛毛细雨要飘下来了。雾
只是先兆。

果然，岭腰间，无声无
息地披上了一条拉得长长
的轻烟般的雾色，真的像
给一座座锥状的峰林系上
了一长条柔柔的白纱，飘
飘悠悠的、柔柔的。洁白的
色彩和翠绿的峰林形成鲜
明的特点。
“真好看！”同行的文

人忍不住赞道。
我也有同感。
蒙纱雾的特点就是这

样，它不像初冬时节田坝
里凝然不动浮在低空的冷
雾，它也不像团团簇簇地
拥在一起的白雾，它更不
像浩浩茫茫一下子铺满整
个山谷的稠雾，让人辨不
清远近的景物。
荔波的蒙纱雾带着股

诗意，你看着它在眼前浩
瀚无垠的峰林、峰丛、峰洼
里慢吞吞地浮动着，似淡
淡的烟岚，像薄得透明的
云彩，它仿佛想要挂在岭
腰间的林梢之上，可又一
下子没挂住，又往下掉了。
往下、往下，似乎很快要坠

下去了，它又浮了起
来，缭绕着，变幻着形
态又被吹来的风托起
来了，这会儿它好像
要去绕住整座山的蛮

腰，绕着绕着，终于没绕
住，又向山坡间的草地上
漫去，只觉得它一会儿像
海面上的轻浪，一会儿又
像远方高原上洁白的羊
群，一会儿又恍然觉得是
飞舞在云中的花瓣儿。
我忽然觉得，眼前坐

到半空中去的一座座绿色
山峰化身为舞台上一群亭
亭玉立的美女，她们在让
人心醉的音乐中款款移
步，舞着挥动手中的纱巾，
浮过来飘过去，飘飘然的
蒙纱雾时而掩住了座座峰
林的秀姿，时而又把一座
两座峰林醒目地推到跟
前。这时候，一切全变得朦
朦胧胧的了。
哦，乳白色的浩渺而

来的蒙纱雾啊，这是荔波
才有的雾色，我感觉到蒙
着细纱的雾气了，我感觉
到荔波蒙纱雾的湿润和奔
涌而来的润潮了。
恰在这一瞬间，我陡

地明白过来，眼前这浩然
绵延至天边的浓荫翠岭，
这无边无际的被誉为“绿
宝石”的峰林、峰丛、峰洼，
除了有明河溪泉和状流的
滋养，除了特殊的地域地
貌和喀斯特的润泽，霞烟
般的蒙纱雾，也在一年四
季的轮替变幻中，以它的
湿润幻化为水汽，养育着
茂兰的山山岭岭。

蒙纱雾，同样是山川
的乳液，同样供浓翠密林
中的动、植物的吮吸，同样
是山岭上坚硬岩石的润化剂。
荔波的蒙纱雾，不仅

仅只在细雨中才飘浮；久
雨乍晴的清晨，它会从不
知什么地方飘然而至，渐
渐地升腾而起，从峰洼地
里弥散开来，淡淡地柔柔
地飘向岭腰、飘往山巅，当
它笼罩着锥状峰林的山尖
尖时，往往是蒙纱雾最为
婀娜多姿的时候，正如一
个个半掩美颜的美女，顾
盼深情地凝望着人间。
久晴之后，气温略有

下降的黄昏，蒙纱雾才同
样会在茂兰的森林上空现
身。它在提醒世人，天要变

了。远远地看上一阵吧，蒙
纱雾从峡谷里冒出来，在
岭巅上凝望一阵，会挨近
原始森林上空四下里漫
开，它游移着飘泊着，往往
在不知不觉间，让千万峰
林都披上了蝉翼似的纱
幕，这会儿，晚霞的余晖也
会凑上来，看嘛，峰峦一片
黛色中似涂抹了霞光，林
间的小路，晚归的飞鸟啊，
远远近近浓浓淡淡的一切
景物啊，全都溶进了蒙纱
雾气里，是巨大无比的水
墨画吗？是诗情画意的逼
真再现吗？

都不是。
这是荔波蒙纱雾的奇

幻送给世人的奇景。是荔
波之美的特有神韵。

明

德

跪拜布袋
———长兴岛风情录 吴建国

    这是赵向大带着全
家逃难来潘家沙的第二
年。冬天已经过去，租种
的地里，麦子蚕豆的长
势喜人。可是，这个苗青
的时节里，赵向大家里
已经没有粮食了，四个儿
子饿得直哭。
已经几天了，赵向大

用铁锹在河边挖蟛蜞，用
钉耙在河里打捞交配的鲤
鱼。都说潘家沙是一个饿
不死人的地方，也只是这
段河道里，每只洞里都有
蟛蜞，浅露的淤泥里都有
蚌、黄鳝和鳗鱼———这是
这条河的尽头，高坡上，是
金度圩十几户人家的共有
的坟地，因此，这段五十丈
长的河道，是一湾静水，就
成了水里蛇绕、树上鸟叫
境地，又都是穷人的归宿
地，江北盗墓的贼没有来
过，就连脱缰的牛，也不会
朝这个方向奔跑。
清明前后几天，上坟

的人走的就是河岸上的这

条小路。只是赵向大不知
道，金度圩的人从容踏实，
除了土地肥沃年年有收成
外，也有自家坟头的安静。
可这个宁静，被他打破了。
善意的提示和阻止，可能
因为语言的障碍而让赵向
大无动于衷，也有人委婉
地告诉他：在潘家沙，这个
时节是不能杀生的！
赵向大不是不懂得这

个道理，鸡鸭在抱窝，河里
的鱼在产卵。可是，人在这
个饿死人的时节里，他又
有什么办法呢？

第二天清晨，他起来
开门的一刻，看见门口有两
只布袋，布条筋扎紧的口，
一袋是白米，一袋是黄豆。
这是谁在救济我们全家呢？
赵向大的眼泪夺眶而出。

宣城郎溪地势低洼，

几乎年年因雨成灾。
赵向大的爷爷是读过
书的人，循着“秦汉神
州府，梁唐宰相家”的
诗句，带全家从郎溪
来到了被称为“人间

第一福地”的句容。这一
年，赵向大五岁。而就在赵
向大埋葬了他的父母之
后，就轮到了他来做一次
逃难方向的选择———茅山
那边已经能听到东洋兵的
炮声了，句容作为首都南
京的门户，这里就要变成
战场———这次，赵向大选
择的方向同样是向北，只
是在张家港的长江边上，
听船家说了太多的潘家沙
的好，便付了五个大洋，带
全家上了船。航风船落帆
的地方，就是长江入海口
的淤泥小岛潘家沙。
度过了这个饿死人的

季节，麦子熟了。除了农田
里的劳作，赵向大要做的
另一件事，就是寻找这个
恩人。照理说，凭着这两只

布袋的颜色特征，是不难
找到这个恩人的，而且这
个人就在金度圩，可是十几户
人家的金度圩，居然没有人
认领赵向大全家的回报。
从此，每年冬天农闲

时节里，赵向大带着他的
四个儿子，做护坡，剪树
枝，拔枯草，把金度圩人共
有的坟地，侍弄得干干净
净。这个句容人这么有情
有义，而那年他河边挖蟛
蜞时记恨过他的人，心里
都有内疚。

抗战胜利后第二年，
赵向大的大儿子要成婚
了，盖房子的宅地，是金度
圩东岸上的刘家送的，娶
的是港边王家远在启东的

外甥女。婚礼请到的客人
是金度圩的男女老少。拜
堂的时候，一对新人拜的
是两只干净整洁的布袋，
新人叩拜完毕，赵向大率
妻儿全家再拜布袋。
赵向大端举起酒碗向

大家敬酒，他说：潘家沙
金度圩是我们全家的福
地，你们都是我全家的恩
人。现在不打仗了，我放心
不下父母的坟头，春天里
要回句容去……我命我的
四个儿子，要为金度圩所
有的长辈尽孝尽忠，只要
有一个长辈在世，就不许
他们离开金度圩。百年之
后，我要埋在金度圩，要和有
恩于我的人，再守一辈子！

郑辛遥

有一种强，源于打压。


